
        
            
                
            
        

    
「唔……嗯……嗯……」

双唇被狠狠地吞噬，陌生的、狂热的、异常柔软的舌尖侵入自己的口腔，贪得无厌地、反复舔舐着每一寸的粘膜，乳珠、性器全都被强硬的手指毫不留情地搓弄得又红又硬——「唔……啊……放……放手……」

低沉磁性的男声回以吃吃一笑，让黎曜风更是羞怒不已。

正面已被攻击得几乎毫无招架的余地，黎曜风刚想挥拳推开眼前这个可恶的偷袭者，一个不留神，身后竟不知何时也落入了他人之手！

双臀被用力地掰开，那连自己也不常触摸的小洞被手指挑逗似地按摩扩张……

黎曜风还来不及抵抗，就瞬间被另一个凶猛的硬物不顾一切地冲了进来——

「呜啊啊——」

肠道被疯狂地进出抽动，内脏像要被活生生搅烂的剧痛让黎曜风再也忍不住地惨叫出声！

「不——」

黎曜风痛得浑身发颤却依稀可听见身后另一个男声安抚的低语。

他知道自己哭了。

在现实中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不可能掉下的眼泪，在这两个连脸都看不到的侵略者面前，自己却丢尽颜面的哭了。

「呜……可恶……不……嗯……哈啊……啊……」

明明痛的想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进入角度的变化，却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令人发狂的绝顶快感不知羞耻地像风暴一样席卷了他濒临崩溃的肉体！

哈啊……啊……不……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咬住下唇拼命忍住像荡妇一般的淫叫声，但身体却再也禁不住一阵阵地抽搐痉挛，在精液猛地喷射出来的时候，黎曜风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一回！

男人们野兽般的气息和精液随后也嘶吼着四处散溅在他的身上，炙热地几乎要灼伤己身……

 

突然幻化成狼身的哥哥猛地一跃扑上来的时候，黎曜风隐隐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

全身的衣服都被撕裂咬碎，黎曜风大叫着奋力挣扎，却还是被无法抵挡的巨大力量压跪在身下。

「放开我！放开我！」摇摆着腰身想挣脱趴在自己身后的巨狼，黎曜风面对前所未有的贞操危机，只感到无比的心惊。

「你要是敢强…我…我就杀了你！」

「兽交」个字倏地浮上脑海，只要想到自己要被这两头狼强暴，黎曜风的身子就一阵发寒，根本不敢想象那会是怎么样悲惨的画面。

「哥，风是想说强暴吧？你打算强暴他吗？」朗祈缓步走到两人身边，差情嘲弄地问。

「强暴？哼，我们狼神从不做这种没品的事。」纵然恢复狼身，朗煌还是能毫为困难地说话。「弟，你看着吧，我今天会让风哭着求我们用巨大的肉棒进入他、实穿他，操干他那淫荡的屁股，直到他爽到晕过去为止！」

「住口！住口！混蛋！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心高气傲，从没受过如此羞辱的黎曜风简直气得快发狂了。

「哥，多说无益，我们还是快点前后夹攻，满足满足风这饥渴的身体吧。」

头发被用力一扯，被迫仰起的颈项划出完美弧线，弟弟朗祈看到这种媚态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受不住地一口咬上那美丽的颈项──

「啊──」像是捕获的猎物被咬住咽喉般，黎曜风感觉自己的血液被强力地吸取，不禁发出痛苦的哀号。

「嗯……好甜的血……」血气引发了兽性，朗祈只觉得心上人的血充满了致命的香气和甜味，愈吸愈是欲罢不能。

「啊……啊……」

失血的晕眩感愈来愈强，黎曜风胡乱地呻吟着，原本拒推的双手也渐渐失了力气，不知何时竟变成攀住了弟弟的颈项。

变成狼身的哥哥朗煌看到弟弟的攻击，吃吃一笑，也开始从后面进攻了。

「啊……啊……不！不要碰那里──」

屁股被用力掰开到可耻的程度，感觉身后那自己也不常碰触的小穴，被狼那人类无法比拟、又长又热的舌头疯狂地舔舐着，黎曜风立刻发出惊慌的话喊。

「真的不要吗？你这个爱说谎的小骗子，看你的骚穴都被我舔得这么湿、张得这么开了，你还说不要吗？」

狼的爪子在那白晰美丽的臀瓣上留下血红的抓痕，朗煌恶意地伸长舌尖，猥亵地钻进了那从未有人到访的神秘甬道。

「不──」

挣扎的手臂被身前的弟弟强力握住，黎曜风才想摆脱在自己后面屁股里肆虐的可怕舌尖，前面的唇瓣却已被狠狠地入侵、吞噬──

啧……啧……啾……啾……

前后两张小嘴都被邪恶的舌头紧紧地缠绕着发出湿溽猥亵的声响，黎曜风已经掉入了淫乱的地狱，感觉自己从里到外都被毫无保留地舔得干干净净了……

「呜……哈啊……哈啊……不……放开我……放开我……」

丝毫没发觉自己发出了可耻的娇喘，大过强烈的快感让黎曜风的眼前一片模……

「你这淫荡的肉极都翘得这么高了，还嘴硬？」朗祈恶意地握住风那不停滴着粘液的肉棒缓缓地上下套弄起来。

「啊啊──」疯狂地用头，黎曜风大声地尖叫起来。

仿佛还嫌不够刺激，哥哥朗煌也不甘示弱地用舌头在风那被舔得又湿又滑的肠壁里寻找那致点的一点──

「呜啊啊──不──那里不行──不行啊──」黎曜风发出了惊恐的失叫声。

从来不知道男人体内竟然有这样一个死穴，黎曜风在前前后后两个致命点双双被一人一狼合作无间的联手攻击下，早已溃不成军，眼看就要射了出来──

「没那么容易！」一把掐住那涨得发紫的肉棒，弟弟朗祈恶意地低语，「想射就求我们啊。」

「你…你们休想…」纵然因为无法排解的欲望而痛苦地不停发抖，黎曜风却还是不停低头。

「哥，你说怎么办呢？我们的风还真是固执呢！」

朗煌没有回答，却猛地从被舔得爽得不停收缩蠕动的肠道里撒出了自己的舌尖！

「不──」体内倏地一阵可怕的空虚，黎曜风突然觉得好寂寞好寂寞，不禁眉头深锁，难受不已地扭动起来。

「想要吗？」巨大勇猛的狼用前爪狠狠攀在黎曜风美丽的肩胛上，在他耳边一面呵着热气，一面用长长的舌尖舔着他敏感的耳垂。

「哈啊……哈啊……」两腿被大大地分开跪倒在地，毛茸茸的尾巴似有若无地扫过渴望地不停缩张的穴口，黎曜风喘息不止，浑身犹如火焚，难过地几乎要哭了出来。

「很难过吧？如果你不开口求我们，我们就让你这根淫荡的肉棒一整晚都这样硬着，一滴也休想射出来。」弟弟朗祈一手握住那抖个不停的肉棒邪邪地笑着，一手却用指甲轻轻抠着肉棒顶端的小孔。

「啊啊……不要……不要啊……」黎曜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前面的肉棒被弟弟蛮横地操控住，身后哥哥那狼特有的、巨大的滚烫肉棒也紧紧地顶住了自己空虚的穴口，尖端那火热的粘液不停地流进自己敏感的肠道，烫得黎曜风一阵又一阵强烈的哆嗦，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呜……进来……进来啊！」黎曜风用着头低低地呜咽着。

再也管不了是否会被那异于人类的巨大撕裂，黎曜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像头雌兽般如此渴望被雄性彻底地占有！

「啊？你说什么？我们听不见，大声一点。」朗煌恶劣地摆动腰身，让自己涨得快爆炸的肉棒在小小的穴口浅浅地刺入再抽出。

弟弟朗祈也坏坏地笑着掐住风那动情挺立的乳珠用力一扯──

「啊──」脑中好象有什么机制就这样微底毁坏了，黎曜风受不住这直达脑海的强烈刺激，终于崩溃地哭叫起来，说出清醒时绝对无法说出的话，「呜……我……我受不了！救救我！救救我！」

「你想叫谁救你？说啊。」哥哥用狼那柔软美丽的金毛在风身上挑逗不停扭动磨蹭……

「啊啊……」感觉全身的毛孔都被磨得骚痒欲死，黎曜风只能哭着不停地求饶，「呜……煌……煌……求求你别动了……我要死了……你救救我……救救我……」

「可恶，怎么可以只叫哥哥的名字，我呢？」朗祈气得掐住风底下那两颗饱胀的肉球，愤怒地说。

「啊啊……祈……祈……别捏了……呜……你饶了我……饶了我吧……」

一向冷漠的心上人满脸泪水叫着自己名字，拼命求饶的模样实在在太让人无法抗拒。弟弟的鼻血差点就喷了出来，连忙握住自己涨得发疼的肉棒迫不及待地塞进那喘息微张的小嘴──

「风，吸它、舔它，我要射在你嘴里，让你把我的精液一滴不剩地喝下去，快！」

插进嘴里的肉棒又大又粗、又硬又烫，鼻喘传来的野性气味让黎曜风更是心醉神迷，他立刻听话地死命吸吮起来。

哥哥抬头看到风的小嘴被弟弟粗大的肉棒塞得满满的淫秽画面，也忍不住发出高亢的狼嗥，将狼那又大又硬的肉棒从那紧窒的穴口猛地冲了进去──

「呜啊啊──」

人类小小的肠道根本容纳不了野兽巨大的性器，黎曜风痛得全身像被撕裂一样，他受不住地攀住在自己身前的少年，从塞满肉棒的嘴里发出了哀呜……「哥，你小力点，风都快痛死了！」弟弟忍不住心疼地说。

「放心，我们狼神的精液可是最棒的滋补圣药，我们的风不但不会受伤，反而还会更加强健呢。啊啊……风……宝贝……你真棒……你下面这淫荡的小嘴吸得我爽死了……哈哈……」

喘着粗气，前后摇摆着狼那结实强韧的腰身，朗煌以人类不可能做到的频率深入浅出地快速抽插起来，狼那滚烫的、充满重量感的强力肉棒在心爱的人儿柔软又狭窄的肠道里横冲直撞，每次插入拔山，那尖尖的顶端都会狠狠地刮过那销魂的一点──

啊──！好爽……好爽…天啊天啊……爽死我了！

扭动、哭泣、叫喊，此生从未经历过的销魂蚀骨的强烈快感让黎曜风才被年轻有力的狼操了几下就忍不住全身痉挛地射了出来──

「呜啊啊啊──」白色的精液喷得满地都是……

「可恶，风，你真迷死我了！」朗祈看到风高潮时那淫糜艳丽的神情，背脊一阵酥麻，也忍不住跟着射精了！

「啊──」

随着一声低吼，浓浓的、充满野兽气息的精液被一滴不留地灌进窄窄的咽喉里，黎曜风在前所未有的绝顶高潮中，失神地第一次品尝着雄性的精液……

「好吃吧？风是第一次吃我的精液，感觉如何啊？」

「嗯……好──」黎曜风还来不及说完就被身后猛力的接击搞得死去活来，语无伦次地尖声哭叫起来──

「啊啊……煌……煌……求求你慢点……慢点……哼啊……不行……我要被你干死了！啊啊……好大……好烫……哈啊哈啊……烫死我了……啊啊──」

「呼……呼……我最淫荡的宝贝，你前面的小嘴已尝过祈的精液了……现在你后面的小嘴也要来尝尝我的，我会让你一滴不漏地吃进去！」

狼的肉棒底部猛地胀大了一圈，突出一颗蝴蝶结状、硬绑绑的大肉球，朗煌一个挺身，就把那个大肉结狠狠地塞了进去，刚好紧紧地卡住了黎曜风的穴口，直把他痛得死去活来！

「啊──！好痛好痛！那是什么？呜……好痛好痛！」黎曜风穴口的括约肌被那个肉球大大撑涨到不可愦议的程度，直痛得他哭叫不止。

公狼和一般雄性的犬科动物一样，为了确保母狼能完全接受自己的精液，公狼在射精时都会突出一颗肉球来卡住母狼的肉穴，以确保与自己交配的母狼无法脱离。

朗煌虽贵为狼神，但原身还是狼，自然在交媾时还是会恢复狼的本性。

「呜……好痛好痛……煌……你饶了我……饶了我吧……祈……你救救我……好痛好痛……呜……」从未有过的巨痛让黎曜风泪留满面地哀求着。

「乖……乖……宝贝，你要学会适应啊，我们狼射精都是这样的，待会儿就舒服了……」看侧上人痛成这样，朗神只能不停地亲吻抚弄他的乳珠和理得颓软的性器，希望能够让他舒服一点。

「啊啊……不要……不要再大了──」感觉到狼在自己体内粗大的肉棒涨得更大更粗，还剧烈地抖动着，黎曜风不禁大声地哭叫起来。

「哈啊哈啊……忍耐着，宝贝，射给你了──」

喷发了！

朗煌终于喷发出的精液狼才特有的巨量和火热！

一阵又一阵猛烈喷出的精液分毫不差地射在黎曜风体内的死穴上，像是黑色的火焰猛地贯穿他脆弱的肉体，每个细胞都受到无比强力的电流冲击！

眼前一道白光划过，黎曜风全身疯狂的抽搐大声尖叫着喷了出来──

狼神射精的时间不似人类的短暂，可以断断续续的射精长达数十分钟，黎曜风就这样一方面被那个大肉球撑得痛得要死，一方面又被那持续的射精弄得爽快不已，不停地颤抖啜泣……

当可以把人折腾得去掉半条命似的射精终于结束，那个搞怪的肉球也渐渐缩小了下去，朗煌才喘息着着半软的肉棒用力抽了出来──

「唔──」受尽折颤的黎曜风一声闷哼，眼前一黑，终于浑身酥软地晕厥过去……

随着一人一狼性器的分离，「啵」地一声，大量白色的精液从一时无法闭合的红艳穴口喷溅而出──

弟弟如此看到淫乱的画面怎么受得了，立刻也大叫着变回狼身狠狠插了进去，把才刚射进去的哥哥的精液硬挤了出来，流了满腿满地……

黎曜风刚刚晕厥过去的身子很快又被操醒了，他在这两头「淫兽」身边根本得不到片刻的休息。

被操得红肿不堪的小穴又再次受到攻击，这次轮到黎曜风被已经变成人身的哥哥从背后环抱在怀，两腿大开地被弟弟从正面操得死去活来，哭叫地都快没了声音……

「刚刚还叫我小力一点，自己还不是这么用力？」哥哥不停地亲吻安抚着哭泣喘息的心上人，对着埋头苦干的弟弟轻地责备说。

「哼嗯……哼嗯……不行……风太棒了……他的里面好暖好舒服……呼呼……爽……好爽……」

已经两眼失神、神智涣散的黎曜风就这样被两兄弟翻来弄去，轮流变身操个不停。

 

「是啊，风，你不知道我们有多顾着你……」朗煌也从前面抱住了他，轻轻拨开他的上衣，俯身轻吻他可爱的浅粉色乳珠。

「顾……顾个屁……放……放手……」

不想承认自己被他们轻轻一撩拨就像是浑身着了火，黎曜风与其说是恨他们，倒不如说是恨自己。

为什么他的身体竟然变得这么敏感、这么无法控制？难道他又要跟上次一样，像个荡妇似的在他们身下叫的死去活来？

不！不！

为了男人的尊严，黎曜风不顾一切地拼命挣扎起来。

可惜心上人的挣扎看在两兄弟眼里却只是更增加了他任性的魅力。

「风，你真可爱，你为什么这么可爱……」

「风……我们根本离不开你……我们要跟你永远在一起……」

「你……你们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杀了你们。」

「好啊，来杀吧，风尽量用你那又紧又热的小穴狠狠夹杀我们的大肉棒吧！」

「是啊，上次我们祭的差点死在风的身上了，你们人类不是有一句话说，『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风流』吗？我看应该改成，『小菊花下死，作神也风流』才对，哈哈。风，你说我改得好不好？」朗祈一副得意的模样。

「好个屁！下流！」

「风上面这张小嘴就是这么不诚实，还是问问他下面这张小嘴比较好。」

朗祈从身后一把扯下了黎曜风的裤子。

「你们干什么？放手！不──」

身后的小穴又再次落入了弟弟的「狼吻」，前面的肉棒也被哥哥一口含进了嘴里，不过才一眨眼的工夫，黎曜风又再次呻吟着掉进了淫乐的地狱……

被兄弟俩前后夹攻，狠狠操得哭叫不已、浑然忘我的黎曜风，身上不知何时已经被披上了大红色的新娘礼服，美得让两头色「狼」口水流了一地……

 

新娘礼服下摆被轻轻拨开，两只邪恶的「狼爪」从一左一右无声地潜入……

黎曜风发出了一声惊喘，腰部瞬间瘫软下来，双腿无力地跪倒在地。

朗煌两根手指插进了「新娘子」被他们操了整晚的美妙肉穴里，感受着那奇异的收缩蠕动，「对，这才乖嘛，风，现在跪着跟我们一起感谢腾格里吧，你能一口气得到两个像我们这么屌的如意郎君，这可是腾格里对你的厚爱呢。」

屌？没错，你们除了会用那两根屌来折腾我，还会什么啊？

黎曜风实在很想破口大骂，但一来怕在人前泄漏了了身分，一来则是因为那两根可恶的手指尽他最敏感的一点下手，让他根本就无力回嘴……

朗祈也合作无间地套弄着「新娘子」羞得不停「流泪」的肉棒，「风，哥哥说的真对。能同时当上两位狼神的新娘子的人类，绝对只有风一个哦，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风，你是不是觉得很荣幸啊？」

荣幸个屁！我黎曜风是倒了八辈子楣才会遇到你们这两头色「狼」！

黎曜风不停地在心里咒骂着，但在兄弟俩的持续进攻下，他根本无法抗拒那几乎要梳毁理智的绝顶快感，不禁发出了难耐的呻吟……

 

「混……混蛋……你们竟敢这么整我……啊啊……解……解开那个啊……」躺在狼神新房里华丽柔中的兽皮床上，黎曜风双手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床头，不停地辗转扭动，发出苦闷的呻吟……

新娘礼服大大地敞了开来，黎曜风露出柔韧白晰的胸膛，在大红色布料的衬托下，显得份外撩人……

兄弟俩见到心上人流露得媚态，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野兽般的喘息。

「我的王妃，你真美……」朗煌爱怜不已地吻着风的脸蛋。

「是啊，我们的王妃是三界中最美的人了，连神界的九天玄女也比不上你……」朗祈也跟着摸上那光滑的胸膛。

「住口……谁……谁是你们王妃……不准这么叫我……啊啊……好难过……解……解开那个啊……哈啊哈啊……让我射……让我射啊……」

「叫一声我们想听的就让你射……」哥哥朗煌恶劣地弹了弹「新娘子」被喜帕紧紧捆住的肉棒。」

「嘻，没错，风，快叫来听听啊。」

「……休……休想……」嘴里虽然说着逞强的话语，但黎曜风自己也说不清心里是何滋味。

自己堂堂一个大男人被莫名其妙地披上嫁衣，强迫成了他们的新娘，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但为何他却怎么也无法真正发火？

他一定是疯了……被这两只变态色狼给整疯了！

「王妃，在我们面前你就别再装了，想要我们怎么干你、操你，尽管大家地说出来，这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我和哥哥一定会让你爽到晕过去的！」

「啊啊……住口……给我住口……」对一听到那猥亵露骨的话语就更加勃起的自己，黎曜风简直羞愤欲死。

「风，我们今天绝对不让你把这美丽的新娘礼服脱下来，我们要将精液洒遍它……弄脏它……」

「哥，我不行了，一想到风穿著沾满我们精液的新娘礼服，我就硬得受不了了！」

「不要……不要说了……」黎曜风羞得全身发颤。

「风，你好象对我们说的话很有感觉呢……」朗煌何等精明，一眼就看出自己的新娘子益发肿胀的肉棒，「风……待会儿想要我们怎么干你？你是不是想先含住祈的肉棒，然后再让我从后面操你？」

「还是风想和我们一起来？我和哥哥的大肉棒一前一后一起进入你那又小又紧的肉穴，一定会让你爽得死去活来的，对不对？」朗祈也很有默契地说。

「住口住口啊……啊啊……不──」

被那淫乱的想象弄到硬得不行，黎曜风就算被绑住肉棒，还是忍不住一阵疯狂的抽搐，尖叫着用力地射了出来。

「哈哈，风，你还真是厉害啊，连被绑住也射得出来，可见你是真的很想我们这样干你，对吧？」

白色的精液弄脏了华丽的大红礼服，射精后的身躯散发出慵懒的娇柔和毫无防备的脆弱……

如此情色的绝美画面让兄弟俩看得肉棒都快爆炸了！

「哥，不行，我忍不住了！」

朗祈首先发动攻势，握住美人那修长的双腿，将之大大地打开了来──

「风的洞真的好小，哥，你确定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进去吗？」朗祈看了看风那红红小巧的洞口，再看看两人粗大的肉棒，不禁有点怀疑。

「先帮风好好准备一下吧，我们的洞房花烛夜现在才正要开始呢……」

「啊啊……好痛好痛……不要……不要啊……哈啊……嗯……哼啊……」

哭泣般的呻吟隐约带着淫乐的喘息。

黎曜风被两人一左一右地夹攻。

每次哥哥一伸进一只手指，弟弟就跟着伸进一只。

「呜……不要了……不要了……我受不了了……」

小小的穴口转眼已被塞进了四只修长有力的手指。

两人四指在窄窄的肠道里分成不同的方向，不停地抽动、按压、摸索，敏感娇弱的内壁怎堪如此蹂躏，就被两人弄得颤抖发麻，自动分泌出大量的肠液……

「呵，你还真是淫荡啊，风，流了这么多水，把我们的手都弄得湿答答的……」朗煌吃吃地笑了起来。

「哥，可以了吗？我的肉棒都快涨爆了，求你快让我进去吧。」

「神，你怎么问我呢？你应该问问我们可爱的小新娘啊。」朗煌看着风那平常看起来极度禁欲的脸庞，此刻流着泪，微微喘息，求饶似的看着他们，不禁血脉贲张，挑起了野兽残忍的施虐欲望！「风，祈在问你呢，你想要他进去吗？想要他那坚硬巨大的肉棒狠狠地干进去吗？」

「啊啊……不……我不……啊啊……」咬住唇，不停地甩着头，黎曜风极力抗拒着体内涌起的欲死快感。

「风，你知不知道我们最喜欢有挑战性的猎物，你愈是倔强不认输，就愈会挑起我们征服的欲望。哥，让风挣扎吧，我喜欢看他淫荡地在我们身下哭泣扭动的模样……」

「是啊，风这样子让我也快受不了了。神，你想不想看看风里面的样子？」

「风里面的样子？想看，我当然想看！」

两人将那小小的入口向左左用力撑了开来，露出里面从未见光的、红红的美艳嫩肉……

「啊，真美……」

「是啊，风简直美得吓人，我看我们兄弟俩总有一天要死在这里头……」

「啊啊──不要──不要看啊──」被两人用视线毫不保留地奸淫着，黎曜风发出了羞愤欲绝的哀号。

「呵，我们不但要看，还要吃呢……」朗煌伸出了舌尖，开始慢慢地、细细地舔起了眼前的美味……

「嘻，有好吃的怎么可以少了我呢。」朗祈也伸长了舌尖跟着挤进了那通往「性」福的甬道。

「呜啊啊啊──」

黎曜风被两条长长的、火热的舌头在自己敏感的肠道里疯狂地肆虐，不禁爽到失声哭了出来。

啊啊……再深一点……再用力一点……

早已食髓知味的肉体根本不能满足于如此轻柔的碰触，黎曜风双手被捆绑在床头无法自由活动，他只好两脚分别夹住两人的头，淫荡地扭腰摆臀，想让那两条长长的舌尖更加深入自己饥渴的肉穴──

「呜……不行……不够……不够啊……」

已经习惯被狠狠贯穿的身体需要的是更有力量、更巨大的东西。

「狼是对伴侣最忠实的生物，我们两兄弟只顾意满足我们自己的王妃，风，你承认你是我们的王妃吗？」两人同时撒离了风的腿间，又齐齐舔了舔沾满嘴边的粘液，坏坏地说。

「啊啊……」痛苦地喘息哭泣，黎曜风已经完全无法用理性思考，只想尽快满足自己渴望到快发狂的肉体，「是的……我承认……我承认了……快点快点来……」

「不行，说清楚点，你承认你是我们的什么？」

「哈啊哈啊……我……我承认……我是你们的王……王妃……哈啊哈啊……不行了……快……快来抱我啊──」

「叫点好听的来听听，我们就考虑看看。」

「王……王……我的王啊！」

第一次听到那饱含欲望的甜蜜呼唤，兄弟俩顿时口干舌燥，血脉贲张！

「然后呢……」两兄弟还是恶劣地不动声色。

「呜……我……我想要……」

「你想要什么？大声地说出来！」

「我想要……想要你们进来！」黎曜风崩溃似地大声哭喊：「呜……干进来，用力干进来！」

兄弟俩终于满意笑了。「遵命，我们最尊贵的王妃。」

当弟弟将肉棒狠狠插进去的时候，黎曜风立刻满足快活地失声大叫！

「啊啊啊──」

「呼呼……爽死了……不管做多少次风还是这么紧……」朗祈摇摆着腰身，在心上人又小又热的肉穴里奋力地抽插。

「爽吗？风，祈有没有干到你最瘙痒的地方啊？」哥哥侧躺在两人身方，一边握住心爱的宝贝高耸挺立的肉棒，一边低头亲吻吸吮那红艳诱人的乳珠。

「呜……有……有……啊啊……」

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黎曜风全身敏感地像是随便一碰就会忍不住射精。

又是一个猛烈的贯穿──

「啊啊──不行了，我要射──我要射了──」无法忍受那几乎要灭顶的强烈快点，黎曜风一阵疯狂地抽搐，眼看就要射了出来。

「不要！」朗煌残忍地一把握住那急于再度喷发的欲望，「我还没进去呢，这是我们的洞房花烛液，待会我们三个人要一起达到高潮才行哦。风，你可以忍耐吧，嗯？」

「嗯啊哈啊……可……可以……」

看到心上人忍耐到泪眼汪汪的可怜模样，兄弟俩顿时感到无比的爱怜……

「风，你真可爱……」

「是啊，风，你为什么这么可爱啊……」

弟弟随手一挥就解除了风双手的禁锢，他就着插入的姿势温柔地抱着心爱的宝贝轻轻地翻转过来，让他骑在自己身上。

「啊啊……」巨大的肉棒在肠道里翻转搅动，黎曜风又痛又爽地呻吟啜泣。

「风，放松，我要进来了。」

朗煌压低风的身子，让他紧紧地贴在弟弟的胸膛上。

他用力掰开那高高蹶起的屁股，在已经塞得满满的小小洞穴里又硬挤进了一指。

「啊啊──痛！」

「别怕，宝贝……」

将手指往上提了提，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朗煌很有耐心地将自己的巨大缓缓向肉推送进去。

「啊啊──好痛好痛！」

穴口被撑大到只剩下薄薄的膜，肠子也几乎要被挤爆了，黎曜风有种要被活生生从内部撕裂的错觉，不禁哀哀哭喊出来。

「嘘……我不会伤害你的，宝贝，放松一点……」

「哥……你快点……我也快不行了……实在是太紧了啊……」

「你们两个给我安静一点！今天谁敢给我先投降落跑，就给我等着瞧！」

「风，乖，你听到了啊，哥哥发起脾气是很恐布的，我们最好还是乖乖听话啊。」朗祈深知哥哥说到做到的个性，开始亲吻安抚满脸痛苦的宝贝。

「哼……啊……进……进去了……」朗煌皱紧眉头一点一点地向内插了进去，最后终于将全根尽没于心上人那塞满两人肉棒的小小洞穴里。

「嗯……嗯……」黎曜风痛得直冒冷汗，只剩下虚弱的呻吟。

「风，感觉到了吗？我和哥哥已经全部在你身体里，我们三个终于合为一体了。」

「对……风，好好地感觉……我们三个要在一起……永远、永远像这样在一起……」

两根硬到快爆炸的肉棒被心爱的人儿小小的肠道紧紧地包裹住，兄弟俩起先是缓缓地一进一出，后来却渐渐失去了控制，开始齐齐疯狂地撞击那几乎要把他们夹断的紧窒肉穴！

「啊啊啊──不行──不行啊──啊啊──我要死了──要死了──」

哀号、哭泣、喘息，黎曜风万万没听到，穿越极痛的地狱后，等待着他的竟是从未想象过的极乐天堂！

本来兄弟俩只要一根肉棒就能将自己操得死去活来，现在竟然是两根一起同时在自己敏感脆弱的肠道里发狂似地操干，黎曜风只能爽到不停地哭叫，几乎要被那从所未有的巨大高潮就此淹没……

「啊啊啊──天啊──」

不要停、不要停！

捅死我、捅死我吧！

肉脏好象被捅坏了，灵魂好象也被撞飞了，可是黎曜风却一点也不在乎，只希望这场惊天动地的交欢永不停止，就这样持续到永远……

「啊啊……风……你真棒……你是最棒的……爽死了……啊啊……我要被你吸出来了！哥……求求你让我射吧！」

「呜呜……煌……煌……求求你……我也受不了了──」黎曜风想射想得都快疯了，不禁哀哀地哭求着！

「好……射吧……用力射吧……我们三个一起──啊啊──」

野兽的嘶吼，痛快淋漓的射精，被捅到快融化的肠道灌满了两人火热浓稠的精液……

黎曜风在这一刻好象已经死去，却又好象从来没有这么真实的存在过……

三人用尽所有能想得到的体位片刻不离地持续欢爱着。

这是一个属于狼神和他们新娘的命定之夜……

 

「住口！我今天就要让他见识见识我们狼神的厉害手段！」

朗煌一鞭挥了过去，虎虎生风。

黎曜风闭上眼，咬紧牙，准备忍受即将到来的疼痛。

嘶──嘶──

黎曜风的上衣被鞭子裂成一条条的布条，皮肤上也现出了一道道的血痕。

当鞭子落在男人身上最脆弱的地方时，却没有预期的剧烈疼痛，反而是一阵阵又酥又麻的快感从下体直涌上脑门！

「嗯啊……哈啊……」

难道……难道我竟是个被虐狂？

被如此残酷地鞭打竟然会觉得舒服，黎曜风难以面对自己如此变态的生理反应，却又无法抵挡那汹涌的快感，不禁发出苦闷的呻吟……

「啊啊……混……混蛋……放开我啊……」

「真的想要我们放开吗？我看你被打得很爽嘛，还叫得这么大声……」朗煌用鞭子的柄端顶进了黎曜风肿胀的裤裆。

「谁……谁爽了……我是因为痛才叫的……」黎曜风死也不让这两头色狼知道自己的真实反应。

「痛？哈哈……」两兄弟闻言大刻捧腹大笑。

「风，你真以为哥哥会把你打痛吗？我们是逗着你玩的……」朗祈走到黎曜风的面前，伸出抚摸着那一道道显得无比艳丽的血痕，「你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我们怎么舍得伤害你呢……」

「哎，可惜有人就是不解风情，老是要糟蹋我们的心意。」朗煌站在黎曜风的身后，在他耳边轻轻地叹了口气。

跪了下来，轻轻地掏出心上人肿胀的欲望，朗祈像要实现自己的承诺似的，低头就将它一口含了进去。

「不──」

身上最敏感的部位被火热的唇舌紧紧包裹住，黎曜风立刻难耐原地叫失声。

朗祈一听到心肝宝贝动情的吶喊更加卖力地舔啃吸吮…：

「天啊天啊……」或眼角含泪，难受地甩头喘息，他双手被绑住高举过头，双腿只能离地不停地扭动挣扎。

「爽吧？看你后面的小穴也爽得不停地开口，是在叫唤我快点进去吗？」

朗煌从背后将风的双腿高高地举起撑开，将自己挺立的肉棒抵住那小小的穴口，一个挺身，就直拉地插入到最深处──

「呜啊啊──」

后面的小穴一被哥哥重重地插入，前面的肉棒就被顶得更向前送进弟弟深深的咽喉里──

「啊啊……哈啊……不……不……哎呀哎呀……」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黎曜风被前后夹攻地泪流不止，不禁大声求饶……

「呜……不要不要啊……快走开……我……我……啊──」

还没说完就猛地一阵痉挛，黎曜风还来不及警告弟弟，就射了他一嘴的精液，不禁又是羞耻又是愧疚。

但朗祈不但不排斥，反而还吃得津津有味，「嗯……真好吃……风，你也来尝尝自己的味道……」

朗祈给了风一个又湿又深的吻，强迫性地让黎曜风第一次尝到了自己精液的滋味。

「唔……唔……嗯……嗯……」

从鼻间流露出甜蜜的喘息，黎曜风每次被这样深深地吻着就会全身酥软，陶醉不已……

「风，祈吻得你很舒服吧？我让你更舒服好不好？」

朗煌邪邪一笑，故意将风高高地举起到肉棒几乎要脱离洞口的位置，再将他猛然一把放下。

「呜啊啊──」

被用力拖拉出来还来不及的缩回的嫩肉又被瞬间强力地捅了回去，黎曜风痛得惨叫不已，在两兄弟的怀里不停地颤抖……

黎曜风皱紧眉头，满脸痛面容带着说不出的哀怨凄美，弟弟朗祈见状嗜虐心更加旺盛，也按耐不住地发出了低吼，从正面握紧他柔韧的腰身，就硬生生原插了进去。

「不──」

小小的肉穴被两根粗大的肉棒一前一后同时贯穿，黎曜风眼前一黑，痛得差点晕了过去。

兄弟俩这次因为心上人无情的不告而别，再也没了以往的温柔，只知道要用尽手段彻底地征服他，让他这敏感淫乱的肉体再也离不开他们兄弟！

「痛吗？宝贝……」朗煌眼中有着黎曜风不熟悉的冷酷。

「呜……好痛好痛！啊啊……你们要杀了我吗？呜……我要死了……啊啊……」

「真有这么痛吗？」

「呜……好痛好痛……」

「这样啊……哥，风还真是可怜呢……我们让他舒服吧……」

兄弟俩改变策略，先一一抚摸亲吻黎曜风身上的性感带，再放轻力道，一进一出，缓缓地在他娇弱的肠道中轻轻抽送，每次经过那销魂的一点还会故意重重地摩擦一下。

「啊啊啊──」

天啊……好棒好棒……爽死我了！

淫乱的肉穴被两根肉棒来回不停地翻弄抽动，黎曜风早已忘了刚才的疼痛，直爽得他哭叫不休，身子抖得有如风中的柳絮……

兄弟俩在给了鞭子之后再送上蜜糖，给了蜜糖之后又送上鞭子，每次黎曜风一要到高潮就被狠裂地痛醒过来，就这样来来回回，反复不休，直把他整得死去活来，痛苦万分……

「呜……不要了……不要了……好难受好难受啊……」

「想要舒服就答应我们的条件，不然今晚还有得你受的……」

两兄弟硬起心肠继续施展恐布的手段，终于把黎曜风最后的防线给击溃了！

「哈啊哈啊……我答我……我什么都答应了！」答应了清醒后绝对会后悔到想死的条件，此刻的黎曜风却什么都不在乎了，只希望能尽快从这炼狱里得到解脱。

「风，别说我们没警告你，这次你答应的事要是敢再反悔，我们就在你爷爷和全族人的面前把你狠狠干一顿！让他们好好欣赏欣赏黎曜风氏家族继承人在我们身下这欲仙了的淫荡模样！」

「不要！我……我不反悔就是了！」

「这才乖……」

兄弟俩满意地笑了笑，这才收起了恶魔的面具，放纵自己给予心爱的人真正的享受。

两根早已硬到不行的巨肉棒深入浅出地在那饥渴贪婪的肉穴里疯狂奔驰！

「哈啊……嗯嗯……啊啊……」

好舒服……好舒服……怎么会这么舒服啊！

渴望被强力摩擦的一点再次品尝到销魂的滋味，黎曜风感觉到熟悉的强烈快感，不禁发出痛快的叫喊！

「啊啊啊──」

操死我吧！操死我吧！

黎曜风在心里大声地尖叫！

湿濡的肠壁粘膜被奋力抽插地像要破裂似的，发出噗哧噗哧的声响，不只兄弟俩听到这种猥亵的声音得更加用力，黎曜风听了也兴奋得发狂，拼命扭摆腰身迎合他们下下猛操到底的凶猛撞击──

「呜啊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在忍了许久的精液终于被两人操到爆发出来的时候，有一瞬间，黎曜风真的觉得就这样死在两人怀里也无所谓……

两狼一人玩「惩罚逼供」的游戏玩得昏天暗地，浑然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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